循環

有些事情，我們在生前來不及說明白，只能用死亡來做證明。像斷了線的風箏，我們在風中尋找自己。
他以為可以輕易忽略那個女人，躺在巷內，路燈幾乎透不過去，看不清楚也無法忽視。
一身黑，黑色長髮、黑色衣褲，有蒼白的皮膚，但不搭嘎的氣息，卻挑起他想停下腳步的想法，難以忽略她。
都是血，暗色、鮮明、黏稠的血。那個女人躺在血泊中，動也不動。
忍不住讓手上的白花沾染上血，成了鮮紅色，不禁思考，人有多少血可以流？
說她痛嗎？仔細看她臉上，沒有閉上眼睛，瞳孔洩露了閃爍。
還沒死！嘴角的弧度是上揚。
別走、別急，她死了……
別怕，再仔細觀察看看。
容顏洩漏了她還年輕。感覺不出一絲生氣，找不出致命傷，因為傷口遍及全身。
一道道，彷彿每道都敘寫篇篇故事，蠢蠢欲動的想要訴說！
（悲傷、遺憾、挫折、離開、誤會、心痛、回憶、錯誤、活該……）
生前是個罪惡深重的女人吧……他想。
握著血色般的花朵，走了，沒再看那個女人。
月光被浮雲掩蔽，風停了，看不見那個女人的身影。
下一個，死在大馬路上的人。
他後悔為何不多停留一會，那個注視著血泊中女子的男人。
轉出巷子沒多久，一輛車高速行駛到他的面前──撞擊，力道過大，整個人飛了出去。
躺在紅綠燈下，帶著悲傷心情死去的，躺在血泊中的男人。
眼睛來不及閉上已是死局，沒有錯愕但透著哀傷，似乎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。
『原來骨頭碎裂的聲音，可以那麼的清脆。』她怎麼也沒想到……
走下車默默看著被自己撞死的男人，她沒有尖叫，蹲下來思考下一步該如何是好。
正好奇男子臉上悲傷的表情，卻瞥見他手上握著沾滿鮮血的花。男子的血並無流到花旁的地板，是撞飛時噴血才沾到的嗎？
不禁研究起來，伸手輕扳開握有花的手指。

「啪啪！」指骨也碎了，是靠著花梗支撐著。
把沾滿血的花束撿起，轉身上車準備回家，她試圖忽略車頭輕微的凹陷，把花束放在副駕駛座的位置。
直到回到家才從恍惚中稍醒。
摸著車頭的痕跡，還微微發熱的引擎。
進屋後立即把花插在陽台的小花盆裡，月光灑下，花顯得格外燦爛妖異。
起風了，白花搖曳著，上頭的紅染，忽明忽暗。
烏雲飄來，開始下起毛毛雨。不尋常的刮風飄雨，讓她急忙收下曬乾的衣服。
匆忙間撞落了盆栽，下意識她伸手想抓住，就跌下去了，好簡單的就下去了。過程太短，來不及抱住盆栽就終止；她終究沒能弄清花沾染血的原因。
雨勢轉大又漸小，躲雨的男人牽著狗兒走出電話亭。
雨下再大，只是水，他卻看見某個物體從天而降的畫面，就在人行道上。

狗兒靈敏的跑到道路旁的花圃舔了被雨沖淡的鮮血，腳下的泥土混著花盆碎片。
花朵被雨打散，紅、粉紅的花瓣散在土壤。
女子的四肢有著不協調的曲線，下巴出現瘀青，牙齒碎裂，可能口腔也刮傷了吧。
女孩的臉龐被頭髮遮掩，伸手撥開──狗兒突然吠叫驚嚇到自己。
不小心，手一用力，才發現女孩的長髮是頂假髮。

另一發現，她的手裡還握著一朵花，女孩透露給他一種名叫遺憾的信息。
她是輕生？還是意外？
他想也沒想用外套裹住女孩，抱起她，開車往山區的方向去。

到達目的地時，已經清晨了。
裹著外套的身軀漸漸沒有溫度，原先柔軟的身體逐漸僵硬。
走到山上的一片花園，圍籬旁有一排凹陷的土壤，下過雨後的土，濕濕軟軟。
把假髮重新戴上，拉起兩隻手交疊在腹部，她手裡握住一朵白花，上面有紅色不規矩染著，很美！
緩緩將其他土壤覆蓋在女孩身上，動作越來越急，其實他很害怕想要離開，還是抑住恐懼將她葬下。
呼喊狗兒的名，才驚覺牠跑丟了，定是剛才不留神才沒有注意。
埋好後就趕緊四處找狗，山區清晨的薄霧擾了視線，他著急著要離開。
一閃神，下過雨的泥濘地踩過腳底，走著下坡，一滑，一路滾下山底。
粗糙的柏油路，折磨著他，在他意識消失前，他急忙找狗想要離開，視力失去前，看見一台公車開離。

站在公車站牌前，呼吸新鮮空氣，住在山區的好處，早晨的陽光露臉，仍人煙稀少。
她有著重度近視但走了十幾年的路，閉眼都不會走錯。
聞見廢氣排放的味道和微弱的引擎聲，看不清楚遠方，只好戴上眼鏡，原來公車剛走不久。
她轉頭聽見草叢裡有動靜，已早習慣會有小動物的出現，期待一翻開，一個渾身是傷的男人躺在裡頭。
她放聲大叫無法適應刺激，恢復視力後把許多細節看得一清二楚。

微小在上下移動的嘴唇，她壓抑著情緒傾身貼近聽，只聽見一聲細小的「快…離…開……」
反射轉頭看向他的臉，一陣噁心，血腥味和畫面使她受不了，放聲哭喊跑回村子，她逢人就說，話卻又說不清楚。
腦子只知道要聽那個男人的話趕緊離開，不久驚嚇過度而昏過去。
醒來後，家人將她送至醫院。
她是被驚醒的，惡夢，內容她不願再提。
有人認為是被沖到，有的是覺得病了。
待醫師來探診確認後，沒與她說病症就離開。
她究竟是怎麼了，或許自己最清楚，可是沒有一個解釋能明白。
偷偷地打開門聽醫生的診斷，居然是精神上的疾病。
不，她沒有！
她要帶他們去看公車站牌旁的男子。
只是瘋狂的行徑一再，只有鎮定劑的加量，沒有還她清白的餘地。
她不願配合治療，仍作著惡夢。
護士怕她，她很無奈，家人也不相信她。
眼鏡在那天就弄壞，沒人配給她新的眼鏡。
她難過到想吐，把膽汁吐完，已無能為力。
她很少看見醫生，或許連他都放棄自己。

人生，到頭來變成場空，無法忘記男人的容顏，沾滿了血。

看著鏡子裡已不認識的自己，快要被他們說服，自己真的瘋了。
她尖叫看著自己的容顏與男子重疊，拿起身邊所有物品砸向鏡子。
躺在血泊裡的女子，擒著笑，會發亮的笑，是因為鏡子的反光嗎？
她是否解脫了？
不必再被誤會，她奮力撞上滿是碎片玻璃的牆，無悔，當場死亡。
血泊中的女人，是他的病人，他幾乎不相信自己一見鍾情的女子。
他不常探她的診，因為每次與她談話，她總是害怕又憔悴的模樣。

有時尖叫，有時哭泣喊著：「我沒事，我不要住院，我是被誤會的……」
幾次下來的安撫，他真的心疼不已。
他試著用專業的角度評斷她，卻無法判斷出哪裡出了問題？
究竟是誰的錯？看見心愛女子的掙扎，他心也很痛。

無法診出她無病出院，也無法成功治療她的痛苦。
或許這條路，真的是她的解脫。
她死後，自己喝酒的行徑越來越頻繁。

自己是在難過、愧咎什麼，自責多心痛多，還是不願相信那樣莫名的情感。
深夜在酒吧，一杯接著一杯，喝也喝不滿的心口，缺著她。
可笑的一見鍾情，他也恨，卻不恨她，只恨自己。
對她，只有心疼和心痛。
跌跌撞撞走出酒吧，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哪。

在失去意識前，感覺身體一陣冰冷卻不是因為深夜。
長期飛行，時差被自己調得亂七八糟。
下飛機的午夜，回到家附近已夜深，坐在公園的湖邊喝著熱奶茶，一整圈湖設立的路燈光打著湖水，她在發呆。

在想一個人，一個不知道該不該想的人，不知道他好不好，她的前夫。
一陣心痛從全身散開，他們是好聚好散，卻抱著遺憾。
這裡不是海邊卻聽見類似海浪推著東西移動的聲音使她回神。

以為是浮木漂在水上，燈光打上居然是一個男人。
出人命的事第一次近身遇見，趕緊打電話。

這通電話打得緊張，請救護車跟消防人員來，除了想救人，也是因為她的前夫是消防員。
不久，救援和醫護都到了。

事情卻讓她失望，落水的男子死了，來的人也不是他。
沒有把屍體的容貌蓋上白布，她看著他緊鎖的眉間，是一種糾纏的痛，是身體的痛還是心理的？
醫生判斷落水時間不長，卻因生前酒精濃度過高，缺氧速度加速導致送醫不治。
所以他鎖在眉間的結是心結吧，那種比生理上的痛還不適，一種無法言語的心痛。
她做完筆錄後就離去，她很累但明天下午又有班機要飛。

坐在急診室旁的椅子，呆楞盯著急診室的自動門，這是第二十七次。

無聊到數自動門的次數，終於在第二十八次開門時看見她所思念的那個男人。

幸好他不是受傷，只是送人來急診。

她已沒有多餘的力氣向前與他對話。

眷戀的看著他離開自己的視線，心裡卻不知該高興避開了他還是他沒看見自己的失落。

回到家，馬上到浴室放熱水，心仍在想剛才的事情。

她發覺自己的疲倦已到達極限，泡澡也紓緩不了多少壓力。

不知不覺，慢慢回想起以前他們還沒離婚前、年輕戀愛時的片段，也漸漸明白自己原來是藉著回憶才能撐著一些情緒，一直生活到現在。

眼皮愈來愈重，緩緩的失去意識。

　　尖銳刺耳的警鳴聲繞著公寓，大火的溫度威脅至大門，想定裡頭的火勢更嚴重，消防人員衝上五樓急著踹開門。
他沒有失去前妻的消息過，也難以置信自己正在搶救的位置正是她的住所。

他求天求地，多希望她是在飛機上。

只可惜錯了，他知道她在家。

她的習慣就是在家的話會把門前的踏墊翻成背面。

況且不久前才在醫院見到她，他一眼就認出來，只是沒有勇氣去找她。
他一邊接水管不停灑水滅火，一邊找尋她。

很快發現，人在浴室裡，火勢並未燒及到，她卻是昏迷的。

他的目光離不開她，她沉思的臉龐是自己懷念的，而那又是她習慣回憶事物時的表情。

他得快點帶她離開。抱起她，出浴室的門，卻發現火炙燒遍客廳。

默默看著火焰吞噬，立即做了決定，轉到浴室將兩人打溼又用濕衣服將她包住，自己披著濕潤的浴巾。

開門後就往大門衝去……心裡想著，如果能活下來的話……

緩緩睜開眼，全身上下無一處不痛。

躺在病床上動也不動，據說自己是在那晚失血過多的前一刻被救起的。
眨眨眼，乾澀的喉嚨說不出話。

還聽得見……有聲音，電視居然開著。依自己的情狀，似乎昏迷已有時日，電視是播給誰看？
『接下來為您插播一則新聞：今天清晨位於市區一棟老舊公寓，因不明原因失火。火源來自四樓，當時有濃煙在走廊飄散導致附近鄰居不滿，因此發現屋裡起火，立即有人報案。當消防人員趕到時，努力撲滅火勢。鄰居表示裡頭的住戶尚未逃出，消防人員立刻衝進搶救。最終，因火勢過大，進行搶救不及，前往救援的消防員與一名女住戶喪葬火海。』

活活被燒死嘛……感覺好疼，但終究是死了，比上自己似乎好多了。
她笑了，自己仍然沒有死成……
命是活下來了，但除了意識與簡單的行動，其他功能都已失效，大概是身上其餘傷口所造成的。

她卻仍然沒有失去笑的能力，是自己活該吧。

緩緩閉上眼，就讓她就此長眠吧……在自己想辦法收集到一大堆安眠藥。
那個躺在血泊中的女人，終究會是自己，只是誰也不知是何時。
